
揭开细菌战黑幕的希望之光
日本参众两院议长首晤中国受害者，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之門或启一隙
类别：国内新闻作者：南香红 原创浏览量：
109 
　　发布时间：2009-10-24 

版次：AA21 版名：深度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

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 

    王选向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递交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书面要求。 

    今野东(日本众议院议员)

    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
经过去了，解决了”。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
    王选(原细菌战原告团团长)

    知道了(细菌战)，就没有再推托的理由，事情就会有进展，哪怕比蜗牛还慢，但
总有希望在。
    东京。日本国会。
    2009年10月21日，只是东京一个平常的秋天；
    靖国神社里例行的秋季大祭如期举行，日暮的荧荧火把和沉闷的鼓声里，风悄然
掀动神社正門上印着白菊花的紫色旗幡，呼唤亡灵的声音低沉地回响。
    中国湖南常德69岁的市民徐万智和63岁的农民高业君再一次在这个秋天里来到
日本，向日本诉说66年前他们所经历的苦难。
    此次能够成行日本，实在是让徐万智和高业君有些意外。中国对日民间诉讼的法
律程序已经终结，日本向中国受害者敞开的法律大門已经关上，而寻找其它途径的
努力一直处于胶着之中，十多年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道歉和赔偿，路在哪
里？
    第N次诉说
    徐万智和高业君此次诉说别有不同。通过日本司法寻求正义之路终止后，王选更
愿意将这次接见视作是政治寻求解决之路的开启。



    这是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第N次来日本。自1995年中国受害者开展对日本细菌战
诉讼后14年以来，原告从起初的108名增长到180名，许许多多的男女农民、市民
来到日本，向日本民众和法庭诉说几十年前在中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现在，很多诉说者已经不在人世，湖南常德60名原告中，已经有26人在14年间
离世，他们多是日本细菌战攻击中的鼠疫病的生还者和亲历者。
    徐万智和高业君的此次诉说别有不同，他们走进了日本国会，听他们诉说的是日
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和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这是以前所有来日本的中国受害者
所没有走进的地方———古式大屋顶建筑，柔软无声的地毯，深鞠躬的迎接人员。
他们面对的是日本的一个新政权，未来中日间战争遗留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日本政
府能否承认事实道歉，还是一个寄托了期望的未知数。
    嘴里呼唤出死去亲人的名字的时候，徐万智老人哽咽了，眼泪打了一个滚儿又回
到肚子里。
    “1943年秋天，我的父亲挑着多余的粮食到位于自己村庄十多里地的常德市去
卖，但回来之后就得了怪病，发烧、抽搐。”

    “很快父亲身上就起了‘佗’(淋巴肿大)，之后就开始屙血，嘴里冒着血泡死掉
了。”徐万智说。
    徐的父亲生病后，一直陪护的奶奶很快就病倒，一个五岁的叔伯哥哥也病了，接
着是叔叔、11岁的哥哥。怪病异常暴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得病者都相继暴死。
不仅如此，家里的猫狗都开始发病、暴死。所有和徐家有过接触的人，前来帮忙办
丧事的人，无论身体强壮还是老弱几乎无一幸免，死亡的恐怖布满全家。最后，家
里11口人暴死5个，其余的病倒在床动弹不得，徐万智的母亲一头黑发全部掉光，
祖父眼看着这个大家庭土崩瓦解，活活哭瞎了双眼。只有2岁多的徐万智也气息奄
奄，好在被舅舅接走，也不知道弄了什么中药，竟然死里逃生。
    说到惨烈处，徐万智哽咽得无法继续下去，参议员公邸里一片寂静。一个温饱的
大家庭瞬间受到致命打击，死的人太多，只好将家里阁楼的板子拆下来，草草钉了
木匣子埋葬。鼠疫在整个村庄蔓延，这个同姓同族100来人口的小村庄一时间家家
有死人，户户办丧事。
    1941年11月4日清晨5点30分，日本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
炸机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分到达常德。



    11月4日这一天常德“大雾”，于是增田美保不得不降低高度“降低H (高度)搜索。
在H 800附近有层云，故在1000米以下实施。”

    飞机的机翼下，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
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一个盛满跳蚤的桶不得已扔进
了洞庭湖里。
    “6/11常德附近中毒流行(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散布(细菌)，接触者严重中
毒)。”

    “20/11左右‘鼠疫’迅猛流行，各战区收集的卫生材料表明如命中则一定发病。”

    以上引号部分是一本战地业务日记的内容，它的作者是参与策划实施细菌战的支
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井本熊男自1935年12月在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一
直担任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情报的联系工作。
    1941年11月4日井本业务日记清楚地记载了日军对湖南省常德市的细菌攻击。
    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鼠
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
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从1941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三年。
    《井本日记》是1993年由日本中央大学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资料室
查到的。在中日各方面的努力下，它成功地成为了中国对日细菌战诉讼的法庭证
据，全部事实得到认定。
    当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听完徐万智的讲述后，询问中国学者是否对此有调查
研究，以及当年的受害情况时，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向议长
提供了调查的结论：湖南常德10市区486个自然村死亡人数达到7643人，这些人只
限于死于鼠疫，并且现在还有亲人能列举他们的姓名，还有大量的村死绝、户口死
绝和外来人口死亡的则无法查证，另外还有霍乱、伤寒等细菌武器的受害情况也无
法核查。而可以对此进行佐证的便是《井本日记》的内容。
    常德的老人都记得当年从天空上掠过的飞机的样子：张着鳄鱼般大嘴，机身上有
大大的红日。血红的小米粒大的跳蚤“簌簌地落下来”。



    病死的人几乎都一个模样，口吐血沫，身体抽成一团，浑身乌黑。“我们那里都
叫它‘乌鸦病’。”来自常德市鼎城区石門桥镇观音庵村的农民高业君说。他们高、李
两姻亲家在一个月内死亡8号人，高业君吟出一首当年流行的民谣：“三岗三巷跑
马坪，日日夜夜都死人。家家闭户行人少，到处都是哭嚎声。”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将一纸诉状递到日本东京地方法
院。1998年2月16日法院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原告增加到了180人。接着是一审败
诉，原告们申请二审，二审再次败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败诉下，是一段被淹没和
有意掩盖于历史迷雾下的真相的一再显现———细菌战，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无
人道的一页历史大白于天下。
    中国的原告将日本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要做的是要向法庭描述60年前在中国的
大地上发生了什么，鼠疫、霍乱、炭疽，这些人类社会为之战栗的恶疫是怎样在中
国被人造出来散播到人群当中的。他们还要向法庭和日本社会证明，散播这些恶疫
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怎样的一种犯罪。
    可那是发生在60年前的事情，日本和美国竭力地并成功地将之掩盖了近半个世
纪。原告们、中日美三国的学者及和平运动人士在幽冥昏暗的现实与历史中摸索，
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把一个个活着的人的讲述记录下来。他们详
尽地描绘自己、亲人和家乡的受害，写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
史。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法院提交了苏联、美国、中国、日本4个国家的大量国家档
案馆所藏历史资料，其中有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
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这些证
明和文件大都是第一次披露于阳光之下。
    法庭做最后辩护的那一天，人们看着中国受害人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郎一份份地
向法庭递交证据，人们看到那证据迅速地向上长着，最后竟然达到了一人多高，其
长度、厚度和严肃性让所有在场者震惊。　　　　　　　　　　
    罪恶，就这样被钉在法律的铁柱上，成为永远不可更改的事实。
    一万个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人留下了姓名。在原告团向法庭提供的长长的受害者
名单上，一个个在60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发出了他们的冤声。他们是曾经在中
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



    徐万智和高业君的诉说，不知道是中国受害者第几次诉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
的诉说。眼泪流在了日本，苦还在中国人的心里。事实虽然认定，但没有道歉，没
有赔偿，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就此表达过任何态度。
    “知道了，就没有再推托的理由，事情就会有进展，哪怕比蜗牛还慢，但总有希
望在”，原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认为这次诉说将是一次向日本国会的正式的知情通
告。在对日战争遗留问题民间诉讼整体遭遇困境和尴尬，通过日本司法寻求正义之
路终止后，王选更愿意将这次参众两院议长的接见视作是政治寻求解决之路的开
启。
    围绕“真相”的较量
    谷川透这样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就是一只只推手———推动日本社会认识
历史，推动议员在国会里行动。
    知道了，但最终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次参、众议院议长会见中国受害者是由日本众议员今野东、小林千代美、藤田
一枝、参议员神本美惠子等人引见并陪同的。
    这四位民主党议员，都对日本应该解决好二战战争遗留问题持积极的态度，这种
历史认识的姿态在鸠山由纪夫组成的新政权里是一个亮色。在今年日本大选之前，
日本遗留毒气弹受害者的日本律师南典南向中国受害者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当时
还是在野党的民主党，组成影子内阁，并在其中设立了一个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部
門。此举表明，民主党一旦选举获胜，有可能将此问题提上正式议事日程。
    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也承认，在以往的14年里，中日双方的人士曾做过努力，但
从来没有接触到议长这样级别的人物。此外，细菌战是一个最为棘手的战争遗留问
题，历任日本政府大多避之不及。此次两院议长的接见，可以理解为日本国会对此
问题的正面的、积极的对应。
    而就在日本参众两院议长接见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前一天，日本50多名议员集
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就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记者和日本众议院议员今野东有简短的讨论。今野
东是日本国会里积极推进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议员，他认为，日本不解决战争遗留
问题，这个国家就无法起步。下面是本报记者和他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体会到很
多东西。



    记者：日本执政党的交替，你认为有什么意义？
    今野东：意义将是革命性的。鸠山由纪夫作为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他有幽默
感，可以和他开玩笑，大伙可以和他一起聊天，喝酒，领袖就是需要这样的素质。
但修改宪法的想法，有点令我担心。
    记者：我们很关心新政权将如何对待中日战争遗留问题？
    今野东：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想很重要。鸠山对于战争处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
注。就我个人看来，现在不会像自民党那样认为“问题已经过去了，解决了”。虽然
不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但民主党内也不是大家都很热心历史问题，也有不
同的看法，怎样让更多的人关心，使问题得到解决是我们议会今后要做的事。
    记者：昨天又有50多名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不是代表了你所说的“不
同看法”？
    今野东：一定的势力是存在的，有一点很明确，我是不会去的。我家里也有人被
祭祀在里面，是我母亲的弟弟，祭祀在里面的人会被认为已经成为了神灵，但我们
家里人并不认为他(舅舅)已经成为了神灵。
    记者：你的亲人是国家将他放入靖国神社的还是你的家人申请的？
    今野东：是国家放进去的，遗骨没有给家属。应该说他也是战争的牺牲者，战争
是双方都要受害和死人的。不管怎么说，战争的责任是国家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向
大家说清楚。
    记者：国会里的议员对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态度怎样？有多少人有你这样的认
识？
    今野东：民主党里有480个议席，有140个人是新选上来的，他们有什么想法我
不太了解，但在执政党里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我们是“苦劳者”，中日
双方必须为此做出努力。
    靖国神社在日本政界是判别对历史问题的分水岭，现年67岁的日本和平运动组
织“铭心会”的事务局长谷川透告诉记者，他从事了23年的解决亚洲的战争遗留问题
的运动也起于靖国神社。
    1985年，日本战败40年后，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参拜了
靖国神社。得知他要参拜时，日本各界联合签名劝阻，谷川透也是其中的一
位。“阻止没有成功。我就想，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战争期间日军到底干了什么样



的坏事，我们就请韩国、菲律宾等地的受害者到日本来讲他们的故事。”于是铭心
会———太平洋战争牺牲者追思铭记会成立。这是一个松散型的民间和平运动组
织，它成立23年来，作为一支对抗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的
力量而存在。
    把强制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和化学武器受害者等请到日本作证，到支持他们将
日本政府告上法庭，铭心会可谓风生水起，深入而广泛。1995年，在中国全国人
大会议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权利没有放弃得到确认，他们又接手中国受害者前
来日本作证和对日本政府的诉讼。
    2003年，由铭心会支持的韩国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法律程序全部走
完，2007年中国受害者的诉讼也全部被驳回，虽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与赔
偿，但是受害事实得到了认定，一层层坚硬而高大的墙被一点点拆除，日本政府不
得不直接和受害者相峙，没有了掩护和退路。
    “国会里持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史观的人认为我们是自虐，保守党里都是持这种
观点的人，我们进行了23年的努力，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推动历史问题的解决，所
以不换一个党来执政不行了。”谷川透说。
    庆应大学历史学者松村高夫是日本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领域的领军式人物。他
是日本著名的家永三郎诉日本文部省审查教科书违宪案的证人，家永三郎是日本东
京教育大学教授，曾经担任日本皇太子(现在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他编纂
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记述了731部队等史实，但文部省在审查时把这些内容删除
了。
    这场诉讼从1965年打到1997年，长达32年，在日本影响巨大，家永三郎也从黑
发到白头。同时，松村高夫也在20多年里连续为731部队人体实验中国受害诉讼、
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出庭作证。
    松村高夫认为，日本现有法律已经无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是一个三权分立
的国家，而议会未来需要做的是以立法的方式彻底解决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历史问
题。但法的废与立在国会是一件大事，它要经过一个民主的投票与决策程序，而议
长只是一个“组织者”并不是一个“决定者”。虽然参、众两院议长在接见中国细菌战
受害者时都表示他们知道731部队和细菌战的情况，并督促陪同议员努力工作，但
权力仍在议员的手上。



    推动事情向前确实极其困难，铭心会一直作为社会外围支持国会里“恒久和平调
查局设立法案”的通过，法案的内容是在国家图书馆里设立一个30人规模的机构，
从事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毒气弹和日本战俘拘留西伯利亚等历史问题的调
查。为了推动该法案的通过，议会里还有一个议员联盟。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任
首相前曾是联盟的会长，但法案连续十多年提了数次，鸠山由纪夫和民主党里的开
明派、社民党、共产党等议员一同努力，却不是遭否决就是成为废案。
    谷川透这样的日本民间和平运动人士，就是一只只推手———推动日本社会对历
史问题的认识，推动议员在国会里行动。他把游说议员在议会里关心并运作战争问
题的解决叫做“托”——— 委托、拜托和托付。
    此次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前来日本国会里的活动，就是一次“托”，21日参众两院议
长接见之后，22日又“托”议员搞了一次参议院院内的集会，在参议院第一会议室
里，中国的受害者再一次诉说苦难，讲述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国会议员。
    对议员来说，来参加这样的会就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这一天议员来了8位，其中
5位是派秘书来的。
    “有一点遗憾的是今天的议员来得少了点，不过我们会继续努力的。”谷川透在致
词中说。
    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的大部分省区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尚沉在黑暗之中。细菌战调查需要中日
甚至美国俄罗斯的加入。
    在王选递交给日本参众两院议长的书面要求里，除了细菌战原告团一直坚持的要
求日本政府对法院认定的历史事实公开承认，并考虑对731部队及细菌战受害者进
行谢罪外，最主要的是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所有731部队及其细菌战的资料，建立有
关调查机构对731部队及其细菌战进行全面调查，并公开调查的结果。
    这个要求的提出和被强调是因为目前日本法院认定的中国细菌战受害事实只是真
相的冰山一角。中国的大部分省区受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尚沉在黑暗之中，成为中
国二战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黑洞。也就是说，日本军队怎样使用细菌武器，多大规模
使用，中国的受损失情况和个人受害情况远未明确，并且，66年后鼠疫、炭疽等
细菌仍然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浙江等地受炭疽菌感染的受害者的伤口至今仍然在糜
烂。某种意义上说，细菌战在中国仍是一个进行时，还远没有结束！



    当年，为得到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资料，美国和日本联手掩盖了日本在二战中使
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事实，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所有细菌武器战犯都逃脱了东京法
庭的审判。
    对这一段历史，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表示他非常清楚，他承认，当年细菌战
部队的人战后大都成了日本生物学界、医学界和教育界里的“精英”人物。
    日本不仅将这一段历史在国内全部抹去，而美国后来对日本的731部队的资料也
不进行公开，这使得弄清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艰难。
    井本日记的发现就有一个极其偶然与曲折艰难的故事。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历
史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资料室发现它的时候，它只是日本政府公开的资料里
极小的一部分。当时日本政府鼓励军人写日记，战后这些日记有3000多册捐给了
国家，但防卫厅资料室公开的据说仅为其中的100册。当时日本防卫厅资料室不允
许复印，吉见义明便让他的学生在资料室里整整抄写了一年，然后整理出论文进行
发表，才将日军对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公之于众。
    井本日记只是记录了1940年到1942年与中国支那派遣军有关的内容，其中细菌
战的内容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此可见，日军在其它时间和其它地点使用细菌化学武
器的情况则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资料，要接近历史的真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公开资料的问题，细菌战因为其相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需要
进行大量的与正常疾病传播的辨认与甄别，需要对尚活在人世的亲历者和幸存者进
行可以留存为证据的口录与调查，这些目前开展得很少很少，而另一个严峻现实
是，历史的亲历者因为年事已高而不断地辞世。一个人的死亡有时候就是一段历史
的死亡，永远无法弥补。
    细菌战调查只有在中日甚至是美国俄罗斯的加入之下才有可能完全弄清楚，而只
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真正提及赔偿和道歉问题。而这一切都寄期望于日本新
政权能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0年的细菌战诉讼，中国的各受害者已经开展了一些以民间志愿者为主的调
查，建立了一些细菌战历史陈列馆和遇难同胞纪念设施，为了那不能忘却的记忆，
也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历史教育。



    “让我们把这些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个人，一一记录在我们的一份份调查表
中。不管有多少人来关注他们，我们做着的是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为历史留下了我
们大学生的见证。”这是义务参加细菌战调查者写下的感言。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南香红


